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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的
︽
爆
足
一
周
︾
首
播
，
外
界

反
應
參
差
，
大
概
分
成
三
派
：
渴
料
派
，
狠
評

節
目
無
料
爆
；
護
偶
派
，
指
斥
不
應
爆
藝
人
私

隱
；
收
料
派
，
認
為
一
站
式
收
風
，
夠
方
便
。

內
地
及
香
港
記
者
紛
紛
來
電
問
回
應
，
問
我

對
十
七
點
收
視
是
否
感
到
失
望
，
我
沒
感
失
望
，
反

而
是
預
期
之
中
，
翻
看
過
往
紀
錄
，
星
期
日
晚
十
至

十
一
點
的
收
視
都
是
徘
徊
在
十
七
、
十
八
點
，
︽
爆

足
一
周
︾
沒
推
高
收
視
，
幸
也
沒
在
該
時
段
流
失
觀

眾
。︽

爆
足
一
周
︾
的
設
計
是
把
錄
影
廠
變
成
編
輯

室
，
我
作
為
總
編
輯
跟
一
班
編
輯
、
記
者
、
採
主
開

會
，
帶
出
該
個
星
期
最
爆
的
娛
樂
新
聞
，
用
行
內
人

的
語
言
講
出
背
後
的
故
事
，
批
評
事
件
的
處
理
手

法
，
在
我
和
一
班
拍
檔
的
說
話
當
中
，
帶
給
觀
眾
娛

樂
，
由
於
形
式
創
新
，
錄
影
完
第
一
集
已
知
道
觀
眾

需
要
時
間
適
應
。

果
然
有
記
者
問
：
﹁
你
是
否
第
一
次
做
電
視
節

目
，
所
以
不
懂
得
看
鏡
頭
和
助
導
的
計
時
手
勢
呢
？

因
為
你
的
拍
檔
說
話
很
長
，
你
也
不
叫
停
。
﹂

事
實
是
，
這
是
節
目
設
計
的
一
部
分
，
試
問
各
記

者
向
總
編
輯
報
料
，
力
爭
表
現
，
又
怎
會
盯
緊
鏡

頭
？
有
別
於
其
他
節
目
，
是
一
小
時
的
騷
，
只
有
流

程
，
沒
有
台
詞
稿
，
全
部
靠
各
人
自
我
發
揮
，
是
一

種
比
較
新
的
做
法
，
助
導
亦
不
會
報
時
做
倒
數
，
目

的
是
要
保
持
氣
氛
，
用
自
然
流
暢
的
方
法
傾
偈
放

料
，
台
前
幕
後
對
於
這
種
﹁
自
由
式
﹂
的
設
計
，
需

要
時
間
適
應
。

有
記
者
肉
緊
指
出
：
﹁
那
豈
不
是
要
你
做
炮
灰
？
﹂

我
更
正
他
：
﹁
不
是
炮
灰
，
是
實
驗
品
，
試
做
一
個
新
品
種

的
節
目
，
很
具
挑
戰
性
，
我
向
來
做
開
荒
牛
，
知
道
過
程
不
容

易
。
﹂

由
於
後
期
製
作
需
時
，
首
兩
集
是
提
早
兩
天
錄
影
，
以
至
兩

日
後
節
目
出
街
，
新
聞
變
舊
聞
，
幸
好
第
三
集
︵
十
月
廿
一
日

播
︶
已
爭
取
到
直
播
，
獲
觀
眾
一
致
好
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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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曉
鳳

《爆足一周》反應參差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母
親
說
：
﹁
這
十
幾
年
裡
，
上
官
家
的
人
，

像
韭
菜
一
樣
，
一
茬
茬
的
死
，
一
茬
茬
的
發
，

有
生
就
有
死
，
死
容
易
，
活
難
，
愈
難
愈
要

活
。
愈
不
怕
死
愈
要
掙
扎

活
。
我
看
到
我
的

後
代
兒
孫
浮
上
水
來
的
那
一
天
，
你
們
都
要
給

我
爭
氣
。
﹂

︵
莫
言
：
︽
豐
乳
肥
臀
︾︶

莫
言
長
篇
小
說
︽
豐
乳
肥
臀
︾
的
書
名
，
是
有
象

徵
意
義
的
，
﹁
豐
乳
﹂
指
的
是
母
親
，
﹁
肥
臀
﹂
是

大
地
，
暗
喻
哺
育
中
華
兒
女
的
祖
國
大
地
。
換
言

之
，
莫
言
終
於
沒
有
辜
負
他
的
母
親—
—

祖
國
的
期

望
，
終
於
﹁
浮
上
水
來
﹂，
給
他
的
母
親
、
他
的
祖
國

實
實
爭
一
口
氣
！

莫
言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傳
說
，
半
年
前
已
在
坊

間
瘋
傳
了
。
對
此
，
我
卻
疑
信
參
半
。

我
與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評
審
委
員
馬
悅
然
教
授
論

交
，
知
道
他
已
默
默
耕
耘
，
把
山
西
作
家
李
銳
的
作

品
全
部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

以
高
行
健
獲
二
○
○
○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為
例
。

當
時
劉
再
復
把
高
行
健
的
書
稿
︽
靈
山
︾、
︽
一
個
人

的
聖
經
︾
稿
件
扛
給
馬
悅
然
、
並
向
馬
悅
然
鄭
重
推

薦
，
馬
悅
然
才
有
機
會
得
以
接
觸
到
高
行
健
的
作

品
，
並
且
受
到
激
賞
。

馬
悅
然
把
高
行
健
主
要
作
品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
使

十
八
個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評
審
委
員
得
以
一
睹
高
行
健
的
文
采

和
基
本
洞
窺
高
行
健
的
文
學
成
就
和
美
學
主
張
。

高
行
健
的
獲
獎
有
必
然
因
素
，
也
有
偶
然
因
素
。

必
然
因
素
是
高
行
健
首
先
是
一
個
具
有
分
量
的
世
界
級
作

家
。
這
還
不
夠
，
還
需
要
有
一
個
伯
樂
的
垂
顧
。

高
行
健
的
伯
樂
首
先
是
劉
再
復
，
然
後
是
馬
悅
然
。
千
里
馬

比
比
皆
是
，
伯
樂
卻
鳳
毛
麟
角
。
換
言
之
，
是
高
行
健
這
匹
千

里
馬
遇
到
劉
再
復
、
馬
悅
然
這
兩
位
伯
樂
。

這
也
可
以
說
是
高
行
健
的
運
氣
。
天
時
地
利
人
和
，
永
遠
是

致
勝
之
道
。

回
過
頭
說
莫
言
，
他
的
獲
獎
也
兼
具
高
行
健
得
獎
的
種
種
條

件
。不

同
的
是
，
莫
言
的
芸
芸
作
品
中
，
瑞
典
的
年
輕
漢
學
家
陳

安
娜
女
士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
只
有
三
部
，
遠
比
高
行
健
少
。
所

以
，
當
市
面
熱
炒
莫
言
是
二
○
一
二
年
度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時
，
傳
媒
訪
問
莫
言
時
，
莫
言
曾
說
過
一
句
話
，
他
只
有
三
部

作
品
被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

莫
言
意
喻
他
的
作
品
被
譯
成
瑞
典
文
的
數
量
很
有
限
，
瑞
典

學
院
對
他
的
作
品
沒
有
通
盤
的
認
識
，
相
信
，
連
他
自
己
也
認

為
獲
獎
的
機
會
不
大
。

這
也
是
我
所
考
慮
的
問
題
，
我
的
一
眾
知
道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操
作
程
序
的
文
化
界
朋
友
，
也
持
同
樣
見
解
。

結
果
莫
言
真
正
獲
獎
了
。

那
麼
，
莫
言
是
怎
樣
獲
獎
的
呢
？

跌
眼
鏡
文
友
包
括
筆
者
和
莫
言
自
己
，
其
實
忽
略
了
一
個
緊

要
的
關
節
，
莫
言
的
許
多
作
品
已
翻
譯
成
英
文
。

把
莫
言
的
大
部
分
作
品
翻
譯
成
英
文
、
介
紹
給
西
方
廣
泛
讀

者
，
是
著
名
美
籍
漢
學
家
葛
浩
文
︵H

ow
ard

G
oldblatt

︶，
陳
安

娜
女
士
也
認
為
，
﹁
莫
言
的
獲
獎
，
葛
浩
文
功
不
可
沒
。
﹂

後
來
我
還
知
道
，
除
了
陳
安
娜
翻
譯
莫
言
的
三
部
長
篇
︽
紅

高
粱
家
族
︾、
︽
天
堂
蒜
薹
之
歌
︾、
︽
生
死
疲
勞
︾
外
，
馬
悅

然
之
前
已
把
莫
言
的
中
篇
︽
透
明
的
紅
蘿
蔔
︾、
︽
三
十
年
前
的

一
次
長
跑
比
賽
︾
及
莫
言
的
創
作
理
論
等
翻
譯
成
瑞
典
文
。

所
以
更
準
確
地
說
，
莫
言
之
獲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馬
悅
然
、

陳
安
娜
、
葛
浩
文
都
是
功
不
可
沒
的
。
︵︽
莫
言
的
獲
獎
︾
之
一
︶

給母親爭氣的莫言
彥　火

琴台
客聚

因
連
日
寫
及
南
丫
島
船
難
問

題
，
不
少
好
友
對
阿
杜
昔
日
廿
年

海
上
生
涯
大
感
興
趣
，
昨
天
便
有

一
死
黨
老
友
特
為
此
與
筆
者
談

起
：
﹁
你
幾
十
年
飄
泊
五
洋
四

海
，
可
曾
去
過
甚
麼
地
方
是
印
象
深
刻

美
麗
難
忘
的
？
而
令
你
能
數
十
年
後
仍

不
斷
回
甘
細
味
夢
迴
午
夜
的
？

世
界
各
地
皆
有
不
同
之
人
和
物
，
各

具
特
色
不
同
境
界
之
風
景
人
物
，
不
停

兜
來
轉
去
會
再
現
腦
際
眼
前
，
但
形
單

影
寂
重
複
出
現
最
多
之
一
處
，
又
認
為

是
所
歷
之
中
最
美
麗
的
一
處
所
在
，
便

是
南
太
平
洋
的
一
灣
珍
珠
寶
地
越
南
之

鄰
柬
埔
寨
南
濱
的
一
角
﹁
新
港
﹂—

—

海
圖
上
無
正
式
名
稱
，
我
們
航
海
日
誌

上
則
印
﹁
西
哈
努
克
港
﹂，
在
此
我
們

過
了
畢
生
最
難
忘
的
四
天
。

當
年
是
一
九
七
三
年
越
戰
正
殷
，
東
南
亞
打
至

﹁
七
國
咁
亂
﹂，
我
們
船
受
一
間
日
本
食
品
公
司
之

委
託
，
赴
此
柬
埔
寨
南
港
載
一
船
散
裝
蔗
糖
回
九

州
，
按
海
圖
行
程
船
泊
入
這
南
濱
小
港
，
此
處
有

南
太
平
洋
最
美
麗
幼
白
之
沙
灘
，
竟
然
往
海
邊
斜

伸
至
海
中
央
達
兩
公
里
之
遙
，
仍
然
是
海
水
只
浸

至
肩
膊
位
，
一
路
水
清
沙
幼
，
俯
首
便
可
見
游
魚

小
蟹
，
碼
頭
邊
岸
畔
有
一
半
建
在
海
水
上
之
迴
廊

酒
店
，
房
間
潔
淨
優
美
，
廚
部
全
供
應
海
產
，
招

牌
名
為
﹁
桂
潔
蓮
酒
店
﹂。
原
來
那
時
柬
國
仍
受
美

軍
保
護
，
越
南
戰
事
未
亂
及
金
邊
，
有
一
年
美
國

總
統
甘
迺
迪
夫
人
積
潔
蓮
要
來
此
人
間
勝
景
度

假
，
柬
埔
寨
國
王
西
哈
努
克
親
王
特
別
建
設
此
酒

店
來
招
呼
她
的
。
但
此
時
戰
事
已
緊
，
政
府
守
軍

已
全
撤
走
，
糖
廠
碼
頭
一
帶
只
餘
一
片
無
政
府
狀

態
小
市
集
，
小
販
林
立
、
小
賊
亂
竄
。
碼
頭
間
中

會
泊
兩
艘
外
國
貨
輪
，
市
集
上
便
有
些
龜
婆
︵
鴇

母
︶
由
較
北
之
首
府
金
邊
市
帶
來
一
車
車
的
青
春

妓
女
，
帶
上
船
巡
來
走
去
展
示
，
任
由
船
員
挑

選
，
鴇
母
說
這
些
都
是
可
憐
人
，
家
中
家
長
全
給

柬
共
趕
出
金
邊
生
死
未
卜
，
越
共
一
入
城
她
們
也

必
身
魂
肉
體
皆
不
由
己
，
希
望
你
們
海
外
海
員
可

憐
，
看
中
她
們
一
兩
個
，
立
即
收
匿
船
艙
內
帶

走
，
每
個
少
女
一
命
之
價
只
要
千
五
至
二
千
美

元
，
買
了
收
在
艙
底
，
帶
返
香
港
或
台
灣
，
為
婢

為
奴
可
以
救
她
們
一
命
，
﹁
不
是
買
人
當
作
做
好

心
吧
。
當
年
海
上
運
﹃
人
蛇
﹄
者
頗
多
，
有
些
少

女
便
如
此
給
﹃
救
走
﹄
了
。
﹂

偷運人蛇（一）
阿　杜

杜亦
有道

助
手
突
然
請
了
一
天
事
假
，
原
來
一
位
他

非
常
尊
敬
的
前
輩
離
開
了
。

助
手
八
字
食
傷
星
多
，
向
來
是
位
多
愁
善

感
的
人
。
自
這
位
前
輩
患
上
絕
症
後
，
連
月

來
他
總
是
不
斷
探
望
對
方
，
也
知
道
他
早
為

此
事
而
流
過
不
少
眼
淚
。
雖
然
作
為
跟
我
共
事
多

年
的
親
信
，
但
助
手
其
實
甚
少
向
我
提
出
算
命
及

看
風
水
等
等
的
要
求
，
直
到
這
位
前
輩
病
重
，
他

才
問
我
能
否
替
之
算
算
八
字
，
看
看
有
甚
麼
補
救

及
改
命
之
法
，
可
見
這
位
朋
友
在
他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舉
足
輕
重
。

其
實
這
位
朋
友
的
八
字
滿
盤
﹁
印
星
﹂
及
﹁
比

星
﹂，
明
顯
是
個
像
一
條
充
氣
太
足
的
車
胎
的
命

格
，
很
容
易
因
任
何
變
化
而
爆
破
，
是
典
型
的

﹁
身
旺
無
意
依
﹂
之
造
。
這
兩
年
就
因
流
年
出
現
疊

疊
的
刑
沖
、
用
神
受
傷
及
犯
太
歲
的
負
面
影
響
，

自
然
難
逃
病
危
及
劫
難
的
威
脅
，
所
以
他
在
秋
天

完
結
前
撒
手
人
寰
，
其
實
完
全
沒
有
逃
出
過
八
字

算
命
術
的
預
測
。

助
手
曾
經
問
我
，
他
的
這
位
長
輩
一
生
煙
不
離

手
，
這
次
患
上
肺
癌
，
到
底
是
自
己
種
下
的
惡

因
？
還
是
先
天
所
注
定
的
命
運
？
若
單
從
八
字
而
論
，
他
就

算
終
生
不
吸
煙
，
這
兩
年
肺
部
也
定
會
出
現
問
題
，
只
能
說

病
情
可
能
會
來
得
輕
微
一
些
。
不
過
，
為
何
他
會
如
此
熱
愛

吸
煙
？
當
中
或
多
或
少
也
有
些
命
數
使
然
的
成
分
，
所
以
到

底
是
先
天
的
因
，
還
是
後
天
的
因
，
確
實
是
一
條
像
﹁
有
雞

先
，
定
有
蛋
先
﹂
的
問
題
，
最
後
誰
也
解
答
不
了
。

助
手
後
來
告
訴
我
，
這
位
前
輩
的
離
開
雖
然
令
他
心
裡
如

遭
雷
殛
般
一
陣
難
過
，
但
到
頭
來
，
他
心
底
的
另
一
邊
確
實

感
到
一
陣
欣
慰
，
皆
因
過
去
一
月
對
方
一
直
遭
受
到
極
大
的

身
體
痛
苦
，
離
開
其
實
算
得
上
是
一
種
解
脫
。
對
助
手
而

言
，
這
段
經
歷
也
算
得
上
是
一
種
心
靈
的
解
放
，
因
為
此
乃

他
成
長
後
的
第
一
課
死
別
。

助
手
最
後
對
我
說
：
這
位
前
輩
過
去
所
教
他
的
知
識
和
經

驗
，
更
將
一
世
陪

他
成
長
壯
大
，
絕
不
會
有
任
何
的
白

費
！ 第一課的死別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是
西
方
的
萬

聖
節
，
那
天
夜
裡
，
人
人
都
打

扮
成
鬼
模
鬼
樣
的
，
為
什
麼
要

叫
做
萬
聖
節
呢
？
原
來
這
個
英

文
的
﹁
哈
囉
喂
﹂，
辭
典
的
解

釋
原
意
是
﹁
所
有
聖
者
的
節
日
之
前

夕
﹂，
翻
譯
為
求
簡
化
，
就
譯
作
為
萬

聖
節
。

根
據
蘇
格
蘭
的
凱
爾
特
人
傳
說
，

十
一
月
一
日
就
是
冬
天
的
開
始
，
所

以
在
冬
天
來
臨
的
前
夕
，
死
去
的
亡

魂
會
返
回
故
居
，
要
借
活
人
的
身
體

來
重
生
。
有
點
像
我
們
的
農
曆
七
月

定
為
鬼
月
，
鬼
門
關
大
開
，
鬼
魂
都

到
陽
間
來
找
替
身
一
樣
。
因
此
，
人

人
都
不
願
意
把
活
著
的
身
子
被
亡
魂
借
去
，
於

是
人
人
都
扮
成
鬼
的
模
樣
，
表
示
自
己
也
是
同

類
，
也
在
找
尋
活
人
，
以
此
來
避
過
一
劫
。

演
變
到
現
在
，
扮
得
鬼
模
鬼
樣
的
，
是
用
來
嚇

人
，
是
用
來
狂
歡
，
是
用
來
和
朋
友
或
不
相
識

的
人
說
聲
：
﹁
哈
囉
！
喂
！
﹂
但
這
﹁
哈
囉
喂
﹂

因
為
狂
歡
太
過
，
難
免
會
樂
極
生
悲
，
因
而
在

香
港
曾
經
發
生
過
意
外
踩
死
人
的
悲
劇
，
變
成

真
的
有
活
人
被
亡
靈
找
去
做
替
身
了
。

好
在
小
孩
子
都
不
能
喝
酒
，
因
此
就
不
能
去
逼

死
人
的

﹁
爛
鬼
坊
﹂。
小
孩
多
數
去
體
會
的
，

是
迪
士
尼
的
鬼
屋
探
險
和
群
鬼
巡
遊
。
群
鬼
巡

遊
是
看
熱
鬧
，
探
險
鬼
屋
是
讓
自
己
受
嚇
過

癮
，
尋
求
驚
嚇
的
刺
激
。
像
今
年
迪
士
尼
的

﹁
詭
墳
學
院
﹂，
連
大
人
也
會
被
那
突
如
其
來
的

人
扮
鬼
嚇
到
，
更
有
小
孩
嚇
到
哭
了
，
雖
然

哭
，
但
回
想
時
卻
感
到
自
己
有
膽
進
去
，
覺
得

光
榮
得
很
。

事
實
上
，
所
有
的
恐
怖
電
影
或
者
恐
怖
樂
園
，

都
是
人
嚇
人
而
已
，
更
多
時
是
自
己
嚇
自
己
，

因
為
哪
裡
來
的
鬼
？
都
是
人
扮
的
。
香
港
人
常

說
，
人
嚇
人
冇
藥
醫
，
這
話
說
得
不
對
，
人
嚇

人
根
本
就
不
需
要
藥
物
來
治
療
，
多
嚇
幾
次
，

膽
子
就
大
了
。
像
我
兒
子
，
幾
年
前
第
一
次
去

迪
士
尼
鬼
屋
時
，
怕
得
要
命
，
回
家
還
會
做
噩

夢
。
但
今
年
去
時
，
卻
感
覺
歡
樂
之
至
。

扮鬼嚇人
興　國

隨想
國

︽
Ｏ
Ｕ
Ｔ—

—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的
內
容
固
然
黑
暗
陰
冷
，
但
一
旦

撇
除
殺
人
及
分
屍
的
犯
罪
部
分
，

而
把
一
眾
婦
女
的
生
存
處
境
加
以

審
視
，
便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她
們
身

處
的
困
局
。
能
力
出
眾
的
雅
子
在
職
場

上
一
直
遭
人
打
壓
，
彌
生
面
對
家
暴
，

而
良
江
既
要
照
顧
不
討
好
的
婆
婆
，
而

反
叛
的
女
兒
又
不
斷
向
她
施
壓—

—

簡

言
之
，
她
們
在
便
當
工
場
的
通
宵
工

作
，
本
來
就
是
四
周
環
境
的
逼
迫
寫

照
。
甚
至
在
工
場
附
近
，
同
樣
有
色
魔

時
常
出
沒
，
令
她
們
的
人
身
安
全
沒
有

保
障
。
我
認
為
桐
野
夏
生
把
她
們
刻
劃

成
為
逐
步
走
上
分
屍
集
團
之
路
，
正
好

從
側
面
點
出
在
社
會
的
正
常
渠
道
下
，

根
本
沒
有
變
易
的
可
能
空
間
，
惟
有
以

非
法
手
段
，
才
可
以
一
時
一
刻
突
破
社

會
的
桎
梏
掣
肘
。

此
所
以
連
結
起
奧
田
英
朗
的
傑
作

︽
邪
魔
︾
來
看
，
我
覺
得
便
極
為
有
趣
。

主
線
本
來
在
茂
則
公
司
的
縱
火
案
上
，
他
因
為
被

懷
疑
縱
火
去
消
滅
貪
污
的
證
據
而
被
警
官
盯
上
，

但
故
事
發
展
下
去
，
更
有
意
思
卻
在
他
太
太
恭
子

身
上
。
三
十
四
歲
的
恭
子
在
超
級
市
場
兼
職
，
某

天
收
到
工
運
人
士
的
來
電
，
勸
誘
她
挺
身
而
出
對

公
司
的
不
公
平
待
遇
作
出
控
訴
。
她
由
退
縮
迴
避

到
逐
漸
走
上
前
線
，
以
為
透
過
法
律
途
徑
便
可
伸

張
正
義
，
理
直
氣
壯
去
改
善
待
遇
。
最
終
工
運
組

織
在
私
底
下
與
公
司
達
成
協
議
，
收
取
掩
口
費
後

便
撒
手
而
去
。
恭
子
徹
底
覺
得
受
到
出
賣
，
自
己

後
來
甚
至
出
賣
肉
體
給
公
司
的
董
事
長—

—

一
旦

發
覺
法
律
原
來
沒
有
清
晰
的
界
線
，
她
便
走
上
狂

態
的
瘋
癲
之
路
。
為
了
掩
飾
丈
夫
的
罪
行
，
她
不

惜
企
圖
殺
人
及
縱
火
，
一
切
只
是
為
了
保
護
家
庭

的
完
整
，
小
說
終
局
更
淪
為
逃
亡
的
通
緝
犯
。
奧

田
英
朗
在
此
突
出
了
主
婦
更
曲
折
的
心
曲
，
在
她

們
的
視
野
及
能
力
範
圍
內
，
即
使
有
人
願
意
伸
出

援
手
，
其
實
也
逃
不
過
法
理
的
利
用
，
成
為
他
人

的
玩
偶
，
最
終
就
如
桐
野
夏
生
筆
下
的
主
婦
般
，

同
樣
走
上
犯
法
以
求
自
保
的
狂
態
之
路
。

兼職主婦的狂態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去頤和園經常見到的一景，就是常年在水源保
護區域暢游的泳者們。
無論春夏秋冬，他們都其樂融融地在標 「飲

用水源禁止游泳」的水域中游泳，其中老年者居
多。眾目睽睽之下，他們或在清 亮的水域中暢
游，或裸露 身軀在岸上聊天，喝飲料，吃西紅
柿，儼然一幅百姓自樂圖。
然而，每逢見到這些坦然的野泳者，我總是為

他們感到羞恥：在光天化日之下破壞規則，真是
太不自重。最近，水務部門為了驅逐這些野泳
者，在湖邊圍了一圈密密的鐵欄杆，再加上鋒利
的鐵絲網，據說花了幾千萬元！可惜治理效果甚
微，野泳者照樣能找到下水的地方。很多遊人憤
然說，好像他們自己不喝城市的水一樣！
看看那些游泳者年齡，多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

旗下的一代，從小受的是愛國主義的教育，應該
為人師表者卻如此行事，未免有點兒「為老不
尊」。我覺得，他們漠視社會公德的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缺乏公民意識。一個熱愛自己生活城市
的市民，不會隨意丟棄垃圾，公交站上會規規矩
矩排隊，會自覺愛護公園的一草一木，絕不會為
一時痛快去污染屬於全體公民的飲用水源。
當代，一個小學生都明白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成人更應有身為公民的神聖感。然而觀察一下卻
發現，缺乏公民感的現象並非個別。
當每天地鐵上人們蜂擁而上爭搶座位時，當公

共場合有人為一點小事兒爭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時，當見到紅綠燈前亂過馬路的人們、小販雲集
地段骯髒的地面、路邊隨處可見的痰跡時，都會
感覺到一個個與社會疏離的個體，他們生活在人
群中，內心卻是寂寞的。那些茫然而空洞的眼神
彷彿是在說：反正這不是我的城市，我願意怎麼
「造」就怎麼「造」。除了我的生存，所有其他，
都與我沒有關係！

並非只是一些外地打工者有這樣的想法，一些
北京市民也依然抱 「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
人瓦上霜」的觀念。垃圾處理以城市地下排水系
統，最能代表城市文明程度。看看那些老舊小區
的垃圾分類吧：雖然不同的垃圾置放桶標識很清
楚，但很多時候還是亂扔一氣，西瓜皮扔在可回
收的桶中，食餘垃圾難以從其他丟棄物中分出
來。結果政府花了大錢建設分類設施，很多小區
的垃圾分類桶卻形同虛設。儘管環保者聲嘶力竭
地告訴人們垃圾圍城的嚴峻狀況，可很多市民卻
依然我行我素，認為自己的眼前方便才最重要。
「公德」這個詞兒，對很多公民來說，依然是陌生
的。
與其譴責老百姓的「沒素養」，不如尋找漠視公

德社會原因。
人類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才有了公民社會。

「公民」一詞最早出現在奠定人類法律基礎的古羅
馬，選舉權、財產安全、接受教育的權利等等，
都是公民權的核心內容，當然那時只有貴族才有
公民權。世紀更迭，當代的公民社會中，公民的
內涵有了更強的普世性。可雖然守法百姓人人擁
有公民權，公民感卻是因人因地而異的。今天，
連一個小學生都懂得公民的權利及義務，為何卻
有人依然缺乏公民感呢？分析一下，大概有以下
原因。

缺乏平等感
早年曾在一家國營大廠當機加工。工友們工餘

時間的多在喝酒、賭錢，罵領導。某次偶然聽到
一位滿腹牢騷的年輕工人說：工人沒有祖國！此
話讓我無比震驚。心想，他這麼年輕，為何會有
如此陰暗的心態？後來發現，因為深刻的底層
感，有那種心態的工人並不是少數。那時車間工
人幹活兒又髒又累，可在嚴厲考核之下，七扣八

扣後工人的收入比科室幹部要低得多。此外在企
業分房、漲工資等福利方面，工人也都排在最
後。工人們認為自己用血汗養活 企業行政層，
卻在企業備受歧視，根本就不認同管理層對工人
的關於愛廠愛國的說教。有工人說，企業也不愛
我，我憑甚麼愛企業？有的工人為了出氣，還會
破壞、偷竊準備出廠的產品。這樣的員工，當然
難具備健全的公民意識。
後來國企工人大批下崗，企業30年工齡的工人

只領取7萬元的買斷工齡費。很多人從40多歲到退
休的60歲，生活一直非常艱辛。同樣是為改革做
「犧牲」，國家機關提前退休的公務員，不僅每月
內退工資比工人高得多，有的還一次性獲得幾萬
元的鼓勵費。游離社會十幾年的下崗者，早已成
為社會邊緣人，他們能有公民的自信嗎？
平等機會以及經濟保障，是公民感的基礎。
血荒，現在成了常事。繁華的大街上，常見無

償獻血的車前問津者寥寥。勇於獻血者，多數是
能超脫謀生艱辛的精英。農民工不敢獻，獻血之
後回到烈日炎炎的工地，老闆不會讓他們休息。
農民把孩子老人拋在家鄉，在城市的全部生活意
義就是把每一分錢寄回家去，一點兒病都不敢
生，更不敢無償獻血了。鄰家保姆以前春節回家
孩子們抱 不撒手，現在孩子習慣了與母親長年
兩地分離。村裡家家有留守兒童。打工者為城市
奉獻了一切，卻可能終生是邊緣人。
一次在醫院陪護，同病房一位陪護的中年人

說，他在北京奮鬥多年，雖然有車也有房了，深
刻的飄泊感還是揮之不去。戶口不在，孩子上學
等很多事情上都感到很無奈。有人說，在北京闖
紅燈、隨地吐痰、上車搶座的都是外地人，此話
有些偏激。不過，同在一個城市生活，卻處處感
覺到與他人的不平等，對城市的熱愛能不打折扣
嗎？個體之間的疏離感，挫傷了奉獻社會的向善
之心。

缺乏安全感
自公民概念誕生以來，財產權就無比神聖。自

古以來，家都是一個神聖的堡壘。可是城市改造

中強拆的殘酷記憶，卻揮之不去。當拆遷隊光天
化日之下闖入私人院落扒院牆拆房頂，而主人卻
告狀無門之時，就足以摧毀一個人的光明信念。
財產的不安全感，滲透在不少人內心深處。窮人
有不安全感，富人也有不安全感，當下中國富人
舉家移民發達國家成為時尚，最重要的一個理由
就是，對財產安全的擔憂。

缺乏參與意識
某次受社區之託擔任居民代表。可在選舉居民

代表的過程中，很多居民對 候選人名單說：這
些人我都不認識，怎麼選？我無言，只能先自我
介紹，於是人家就草草全部劃對勾，算是參與
了，至少剛認識一個。代表居民參加更高層次的
選舉時，我也同樣不認識多數候選人，只能走形
式全部對勾，有人就乾脆放棄了。
在信息不暢通的環境中，選舉權，這個公民神

聖的權利，有時候難免流於走過場。多數時候，
很多小區的選民根本不了解候選人，不知道候選
人是甚麼背景，能為大家辦甚麼事。相比之下，
農村的選舉過程還比較實在。選舉時，一些農民
為了拉選票挨家走訪到處許願，甚至在飯店請大
家吃飯，庸俗是庸俗，卻是更真實的民選過程。
公民感，不僅標識一個人的道德水平，更標識

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有眾多愛國守法、彬彬有
禮、有公德心的公民，是城市的名片，更是國家
的名片。

公民感

■骯髒的地面，到處是垃圾。 網上圖片


